
成都话响音的鼻化度

———兼论其／ｎ、ｌ／不分的实质及类型

时秀娟

摘　要　通过使用鼻音计 （Ｎａｓｏｍｅｔｅｒ）对成都话响音的鼻化度进行了考察。发现：１）口元音内在鼻化

度的高低与舌位的高低、前后有关，与北京话大体一致。２）口元音及非鼻通音声母 ［ｚ］的鼻化度大都

小于４０，鼻通音声母的鼻化度大于８０，鼻音韵母中的元音的鼻化度大多为４０—８０，反映了语音鼻化度

的共性特征。３）／ａ／元音后的鼻尾／－ｎ／已经弱化或脱落。４）鼻化对比度显示成都话所谓的／ｎ／、／ｌ／不

分实质，既是实际音值的不分，也是音位的不分，不立／
!

／音位是合理的。音位／ｎ／、／ｌ／已经合流，／ｌ／

向／ｎ／合流，合流过程中产生鼻化边音或边化鼻音变体。但有严格的条件。

关键词　成都话，声母，鼻化对比度，元音，内在鼻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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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边音相混是汉语许多方言中都有的

特征，但类型和表现都有差异。成都话属西

南官话，声母方面突出的特征是／ｎ／、／ｌ／不

分。四川话中鼻音、边音不分很普遍，常

被描写为 ［ｎ］、 ［ｌ］可以在任何条件下混

用，是自由变体，如王力 （２００４：１５１）但

成都话中的／ｎ／、／ｌ／不分有其特点。学者

们有详细的调查，但观点不一。如甄尚灵

（１９５８；１９８８）、梁德曼 （１９９３）、崔荣昌

（１９９７）等学者的基本观点为成都话声母

中无边音音位／ｌ／，有鼻音音位／"、 #

／，

其中／
#

／有变体／ｌ／；夏中易 （２００２）、彭金

祥 （２００８）则认为成都话中有舌尖中边音

／ｌ／。成都话没有ｒ通音，但有浊音／$／。

成都话元音／ａ／带鼻韵尾／－ｎ／时，鼻韵尾

／－ｎ／时有弱化现象。

鼻音又称为鼻通音，边音为边通音。

鼻通音在字首与边通音和半元音 （又可称

为全通音）成一类；它在字末跟半元音和

ｒ通音成为一类。ｒ通音则是边通音的半

程发音。鼻音／鼻化音／口元音，相互区别，

 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资助项目

（ＴＪＺＷ１０－２－４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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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通音又相互纠葛。汉语中的鼻音尾的

实际表现常常为鼻化特征。实际上考察鼻、

边音分混的实质不能只是单纯地看这两个

声母，而是应该从整个音系中口元音、鼻

音声母、非鼻音声母以及鼻音韵尾的特性

来考察；不能只是定性的分析，还应该选

择与这两种声母相关的声学参数进行量化

的考察。鼻化度是很重要的参量，用鼻化

度的指标可以量化分析解决这种复杂的语

音和音系的交错关系。口音、鼻音和鼻化

音在鼻化度数值上有各自的临界值，口音

和鼻音存在连续性。１ 声母鼻化对比度分析

作为有效的方法，对于认识鼻音、边音等

通音之间的关系，对于汉语方言鼻音、边

音的分混的类型及其语音实质的探讨都具

有较大的实际意义，是探索鼻、边音特性

的一个重要参量。（时秀娟、冉启斌、石锋

２０１２）我们曾运用鼻化对比度考察了武汉

话 （时秀娟、向柠２０１０）、长沙话 （时秀娟、

贝先明２０１３）、南京话 （时秀娟、梁磊２００８）

等鼻、边音相混的方言的实质和类型。

本文利用鼻音计 （Ｎａｓｏｍｅｔｅｒ）对成都

话五个通音声母的鼻化对比度２和七个一级

元音的内在鼻化度３ 情况进行了考察，客观

量化考察成都话／ｎ／、／ｌ／不分的实质及类型。

(．实验说明

(．!

语料及发音人

　　本文所用的发音表为成都话单音节字

表，表中的声母包括塞音、擦音、塞擦音

１据北京话响音的鼻化度实验，非鼻音的鼻化度临界值

Ｎ值为４０，鼻音的临界值为８０。在听觉上很可能鼻化

度在４０以下一般都被听为非鼻音；而鼻化度在８０以上

一般都被听为鼻音。在４０和８０之间有一个断裂带，是

鼻化元音以及其他特定的语音分布的范围。 （时秀娟，

冉启斌 石锋，２０１０ 《北京话响音的鼻化度初步分析》，

《当代语言学》第４期）

２鼻化度对比分总体鼻化对比度和具体语音的鼻化对比

度。声母的总体鼻化对比度即一种语言 （方言）中所有

鼻音声母和非鼻音声母各自平均鼻化度的差值，它是鼻

音声母和非鼻音声母总体对比特征的反映，是鼻音与非

鼻音区分的重要标志。鼻化对比度越大，鼻音跟非鼻音

的区分越清晰，越明显；鼻化对比度越小，则鼻音跟非

鼻音的区分越模糊，越含混，甚至有可能发生一定程度

的音位合流现象。（同１）

３指不同元音本身所具有的鼻化度。（同１）

以及通音／ｍ、"

、、#

（
#

／ｌ）、ｚ／等；韵母

包括单元音韵母、复元音韵母以及带鼻尾

／－ｎ、－%

／韵母，按成都话的声韵拼合关

系组成各种音节 （发音表这里从略）。

发音人为一女青年，２１岁，生长于成

都，父母均为成都人。发音人口音纯正，

无口鼻咽疾病。发音人用自然语速朗读发

音字表进行录音。

(．(

录音及实验仪器

录音在语音实验室进行。使用美国

Ｋａｙ公司生产的 ＮａｓｏｍｅｔｅｒⅡ６４００鼻音

计，利用口鼻分音装置，分别对口音和鼻

音能量进行采样，并进行相关计算分析。

发音人戴上鼻音计的口鼻分音装置，有一

块隔板挡在口与鼻之间，将口腔声音与鼻

腔声音分开。录音时鼻音计分为口、鼻两

个通道同步进行采样获取语音。同时，另

外进行同步的普通声学录音，以满足相关

分析的需要。

(．)

鼻化度

鼻音计能够自动测算口音能量及鼻音

能量，实时计算并显示鼻化度 （ｎａｓａｌａｎｃｅ）

曲线的图形。鼻化度就是语音发音时鼻音

化的程度。鼻化度的数 值称为 Ｎ 值。Ｎ
值的计算公式为：

Ｎ＝１００×ｎ／ （ｎ＋ｏ）

其中ｎ表示鼻音能量 （ｎａｓａｌ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ｏ表示口音能量。此公式实际上

表示的是鼻音能量在整个口音、鼻音能量

之和中所占的比例。计算出的数值在０—

１００之间，数值越大，表明鼻音能量越强，

鼻化度越高；反之则鼻音能量越弱，鼻化

度越低。鼻音计还能够按设定时间步长逐

点显示鼻化度数据，也能进行一定的统计

分析，例如计算一段语音的鼻化度平均值

及相关数据。下文的统计分析利用鼻音计

的相关功能以及社会科学统计分析软件包

（ＳＰＳＳ１０．０）完成。

)．成都话通音声母的鼻化度

)．!

成都话通音声母的鼻化度

　　成都话中鼻音声母有／ｍ、"

、ｎ（包括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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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ｌ两种变体）、 %

／，非鼻音浊声母有

／ｚ／。在成都话单音节录音语料中选取／ｍ、

"

、ｎ、%

、ｚ／各声母的稳定段进行测量，

得到不同通音声母的鼻化度数据，计算得

到的Ｎ值平均数据如下 （见表１）及均值

图 （见图１）。

　表１ 成都话通音声母的鼻化度

通音声母 鼻化度平均值 标准差

ｍ ９３ １．６

% ９４ ２．４

" ９４ ２．７

#

（ｎ／ｌ） ６１ １４．８

ｚ ３６ １０．９

图１　成都话通音声母的鼻化度均值图

由由表１看来，该发音人所发的三个

鼻音声母／ｍ、"

、
%

／的鼻化度均非常高，

其中／
"

、
%

／的鼻化度最大，都为９４，／ｍ／

也为９３，都大大高于鼻音的临界值８０。／

ｎ／的鼻化度为６１，小于鼻音的临界值８０。

原因可能是／ｎ／包括／ｎ／、／ｌ／两种变体，

所以鼻化度较低。／ｚ／的 Ｎ值平均值分别

为３６，处于口音 （小于４０）的临界值范

围 。

由表１我们还可以看到，／ｍ、"

、
%

／

鼻化度值标准差较小，分别为１．６、２．７
和２．４，说明／ｍ、"

、
%

／的发音较集中。

而／
#

、ｚ／的鼻化度值标准差较大分别为

１４．８和１０．９，说明#

、ｚ的发音较分散。

３２成都话通音声母与不同等呼韵母相拼

时的鼻化度

我们将／ｍ、"

、
#

（
#

／ｌ）、ｚ／四个通音

声母分别同开口呼、合口呼、齐齿呼和撮

口呼不同韵母相拼的鼻化度进行比较，１ 得

到表２：

　表２ 成都话通音声母与不同等呼韵母

相拼时的鼻化度

ｍ " #

（
#

／ｌ）

开口呼 ９３ （１．６）９０ （６．３）# ４９ （１２．９）

合口呼 ８５ （７．１）９４ （５．２）# ５６ （１２．３）

平均值 ８９ ９２ ５３

齐齿呼 ９４ （１．３） ９３ （３．１） ７１ （１１．２）

撮口呼 ＼ ９６ （０） ６６ （９．６）

平均值 ９４ ９５ ６９

由表２可知，成都话通音声母与齐齿

呼、撮口呼相拼的鼻化度平均值要高于与

开口呼、合口呼相拼的鼻化度平均值。

４成都话声母／ｎ／、／ｌ／不分的鼻化

度表现

４１成都话泥来母与洪音、细音相拼时的

鼻化度

据梁德曼 （１９９３），成都话中古泥母

（包括娘母）来母逢洪音不分，都读／ｎ／声

母。如 “南泥蓝来” ［ｎａｎ２１］， “脑泥老

来”［ｎｕａ５３］，“怒泥路来 ［ｎｕ］”，三对字

今分别同音。来母逢细音今也读／ｎ／，与

泥母逢细音今读／
"

／不同。所以 “泥” ［
"

ｉ２１］≠ “犁”［ｎｉ２１］，“年”［"&'#２１］≠
“连”［

#&'#２１］， “女” ［
"(５３］≠ “吕”

［
#(５３］。古疑母今细音读零声母或／"／，

如 “牙”［
&)２１］， “严” ［"&'#２１］。所以

泥疑两母今细音可能同音，“泥泥宜疑”

１由于%

、ｚ声母只有与开口呼相拼这一种情况，因此没

有加入比较。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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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捏泥业疑” ［"&*２１］， “年泥严

疑” ［
"&'#２１］三对字今分别同音。简言

之，成都话泥来母逢洪音相混，都读成／

ｎ／声母；逢细音有别，泥母逢细音读／"／，

来母逢细音读／ｎ／。我们把表２中／"、#

（
#

／ｌ）／的鼻化度按泥来母及洪细音的不同重

新列表 （见表３）：

　表３ 成都话／
"

、
#

（
#

／
!

）／的鼻化度

声母

韵母　　　 　

泥母 来母

# #

（
#

／
!

）－ !

１

声母

韵母　　　 　

泥母 来母

" #－ !

２

开口呼 ９０ （６．３） ４９ （１２．９） 齐齿呼 ９３ （３．１） ７１ （１１．２）

合口呼 ９４ （５．２） ５６ （１２．３） 撮口呼 ９６ （０） ６６ （９．６）

平均值 ９２ ５３ 平均值 ９５ ６９

　　由表３可知，我们的实验与梁德曼

（１９９３）的描写相符。成都／ｎ／、／ｌ／不分主

要还是由于来母字的发音。由鼻化度数据

来看，来母字与洪音相拼时，音系记为

／ｎ／ （有人认为有／ｌ／变体），鼻化度只有

５２，大大小于鼻音临界值８０，又大于北京

话边音的鼻化度２７， （时秀娟等２０１２），

是一个鼻化的边音 ［
!

］，记为／
!

１／；来母

字与细音相拼时，音系记为／ｎ／，鼻化度

为６９ （齐齿呼为７１，撮口呼为６６），没有

达到鼻音临界值８０，但很接近鼻音临界

值，所以是一个鼻边音，记为／
!

２／。泥母

字无论与洪音相拼 （记为／ｎ／），还是与细

音相拼 （记为／
"

／），鼻化度都在９０以上，

超过了鼻音临界值８０，都是一个纯粹的

鼻音。

+．(

成都话通音声母的鼻化对比度

由实验数据结合听辨，发音人所发的

成都话通音声母实际音值有 ［ｍ、"

、
#

、

!

１、!２、%

、ｚ］，据表１、表３，我们计算成

都话鼻音声母和非鼻音浊声母的总体鼻化

对比度。１成都话中的鼻音声母为 ［ｍ、"

、

#

、
%

］，计算这四个声母的鼻化度平均值

为 （９３＋９５＋９２＋９４）／４＝９３．５。非鼻音

浊声母为 ［
!

、
!

２］和 ［ｚ］，计算这三个声

母的鼻化度平均值为 （５３＋６９＋３６）／３＝

５３。可以看到，成都话中鼻音声母与非鼻

音浊声母的鼻化对比度为９４－５３＝４５。这

个数值表示的是成都话鼻音声母和非鼻音

声母各自平均鼻化度的差值，数值小于北

京话的６６，（时秀娟等２０１２）说明成都话

鼻音声母和非鼻音浊声母的区分度不是

很高。

其次可以观察具体语音的鼻化对比度。

在成都话中，［ｎ］与 ［
!

１、 !

２、ｚ］发音部

位接近 （均用到舌尖部位），因此可以进

行对比分析。计算 ［ｎ］与 ［
!

１］的鼻化度

差值为９２－５３＝３９，这是 ［ｎ］与［!１］的

鼻化对比度，［ｎ］与 ［
!

１］的鼻化对比度

数值较小，说明成都话在发音上不能区分

开 ［ｎ］与 ［
!

１］。我们再来计算 ［ｎ］与

［
!

２］鼻化度差值为９２－６９＝２３，这是

［ｎ］与 ［
!

２］的鼻化对比度，［ｎ］与 ［
!

２］

的鼻化对比度数值更小，说明成都话在发

音上不能区分开 ［ｎ］与 ［
!

２］。我们再来

计算 ［ｎ］与 ［ｚ］的鼻化度差值为９２－３６

＝５６，这是 ［ｎ］与 ［ｚ］的鼻化对比度。

１鼻化度对比度计算方法如下：

总体鼻化对比度是一种语言所有浊音声母当中鼻音

声母的鼻化度平均值减去非鼻音声母的鼻化度平均值所

得的差值。如北京话通音声母的总体鼻化对比度为：

｛Ｎ｝＝ ［Ｎ （ｍ）＋Ｎ （ｎ）］／２－

［Ｎ （ｌ）＋Ｎ （）］／２

即：（９１＋９３）／２－ （２７＋２５）／２＝６６。

个体鼻化对比度就是同一语言中发音部位相同或相

近的某个鼻音声母的鼻化度减去某个非鼻音声母的鼻化

度所得的差值。如把北京话ｌ、ｒ与ｎ的鼻化对比度分别

代入下式：

｛Ｎ｝ｘ＝Ｎ （ｎ）－Ｎ （ｘ）。

得到：ｌ与ｎ的鼻化对比度为９３－２７＝６６；ｒ与ｎ

的鼻化对比度为９３－２５＝６８。 （时秀娟 冉启斌 石锋，

２０１２，《为什么有的方言ｎ、ｌ不分———通音声母的鼻化

对比度》，《实验语言学》２０１２创刊号）

５９

中国语音学报 第５辑，２０１５年，北京



可以看到 ［ｌ!

］、［
!

２］与 ［ｚ］的鼻化对比

度很不同，［ｌ!

］、［
!

２］的鼻化对比度大大

小于 ［ｚ］的鼻化对比度，说明 ［ｌ!

］、 ［
!



２］与鼻音 ［ｎ］不能很好地区分，［ｚ］与

［ｎ］可以很好地区分。成都话的／ｎ、ｌ／不

分，是实际音值不分，音位也不分。

+．)

成都话有无边音音位
262

四川话中鼻音、边音不分很普遍，常

被描写为 ［ｎ］、［ｌ］可以在任何条件下混

用，是自由变体，如王力 （２００４：１５１）。

但由我们上文实验分析可以看到，成都话

中的／ｎ／、／ｌ／不分是有严格的条件的。

关于成都话有无边音音位／ｌ／，有不同

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成都话无边音音位

／ｌ／，如梁德曼 （１９９３），上文已述。甄尚

灵 （１９５８）：成都话声母／"／，相当于北京

的／
#

／与零声母。在成都韵母音 ［
&

、
&)+

、

&)#

］中兼有／ｌ／和零声母，在成都其他韵

母 时， 北 京 音 中 只 有／
#

／。 甄 尚 灵

（１９８８）：／ｎ／只拼齐齿呼、撮口呼韵母，

与／
,-,- .-

／一致，故推定为 ［
"

］。／ｌ／可拼

开、齐、合、撮四呼的韵母，齐齿呼、撮

口呼只有古来母字，开口呼、合口呼有古

来母字和泥母字。如／ｎ／的音值为 ［
"

］，

／ｌ／可写作 ［
#

］，一方面因／ｌ／与／#／不对

立，一方面／
/

、
#

、
"

、
%

／一套完整的鼻

音声母是四川多数地区的语音现象。 《四

川方言音系》（１９６０：５）提到：“／ｌ／存在

［ｎ］、［ｌ］、［!］三个音位变体。［ｎ］是舌

尖鼻音，［ｌ］是舌尖边音， ［!］是带鼻化

的舌尖边音。这些读法可以出现在同一点

不同的发音人口里，也可以出现在同一个

点的同一个发音人口里。但一般情况是：

在齐撮两呼的韵母前， ［ｎ］占绝对的优

势，开合两呼的韵母前，三个音位自由变

易。”崔荣昌 （１９９７）： “成都话的 ［ｎ］，

实际是一个鼻化边音，发音时，口鼻腔同

时有气流出，发纯粹边音或鼻音的极少。”

“舌面鼻音／
"

／，后面以／ｉ／或／ｙ／作韵母时，

常带上同部位的浊擦音成为 ［
"0

］……记

音时一律作／
"

／”。（引自崔荣昌１９９７ 《成

都话音档》，第６１页）。

另一种观点认为成都话中有边音音位

／ｌ／。如夏中易 （２００２）、彭金祥 （２００８）

夏中易还列举了晚明张位 《问奇集》中

“怒为路，弩为鲁”和晚清傅崇矩 《成都

通览》中 “赖个 （那个）、赖回子 （那一

次）、声得不好 （弄不好）”的实例作为

佐证。

由我们的实验来看，成都话中有实际

的鼻音 ［
"

、
#

］，有鼻化边音 ［
!

１］，有边

化鼻音 ［
!

２］，没有纯粹的边音 ［ｌ］。各个

音都有自己出现的条件，泥母字与齐齿

呼、撮口呼韵母相拼时声母为 ［
"

］，与开

口呼、合口呼韵母相拼时声母为 ［
#

］；来

母字与齐齿呼、撮口呼韵母相拼时声母为

边化鼻音，本文记作 ［
!

２］，与开口呼、合

口呼韵母相拼时声母为鼻化边音，本文记

作 ［
!

１］。据鼻化对比度数值来看，总体鼻

化对比对数据较小 （４５），个体鼻化对比

度更小 （［ｎ］与 ［
!

１］的为３９， ［ｎ］与

［
!

２］的为２３），说明鼻音与非鼻音声母不

能很好地区分。显然，泥母字很稳定，发

为纯粹的鼻音，主要是来母字不稳定，没

有纯粹的边音，发成鼻化边音或边化鼻

音，向鼻音倾斜。这与甄尚灵 （１９５８）记

录的一致。１所以，成都话中不立边音音位

／ｌ／是合理的。关于鼻音音位，据梁德曼

（１９９３）老年人带／"、 %

／声母的某些字，

四十岁以下的一部分青年人口语中声母已

逐渐消失。但是像 “研 ［
"&'#５５］；安 ［

%)

#５５］；我 ［
%+５３］”等常用字，老派新派

都带鼻音声母。可知，立鼻音音位／
#

／，

有变体／
"

、
!

／较合乎实际。

综上，成都话所谓的／ｎ／、／ｌ／不分，

是语音上不分，大多倾向于鼻音，音位上

也不分，但有严格的条件。音位／ｎ／、／ｌ／

已经合流，／ｌ／向／ｎ／合流，合流过程中产

生鼻化边音或边化鼻音变体。

１关于来母字的今音是舌尖中边音／ｌ／还是舌尖中鼻音／

ｎ／的问题，甄尚灵 （１９５８）曾记音为舌尖中鼻音／ｎ／，

也指出舌尖齿龈鼻音／ｎ／实际上是一个 “鼻化边音”，发

音时口鼻腔同时都有气流出。在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情况

中，只有鼻化强弱的分别，发纯粹边音或鼻音的很少。

以后的学者基本上都是沿袭了甄尚灵的观点，记音为舌

尖中鼻音／ｎ／。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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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话元音的鼻化度

*．!

成都话元音内在鼻化度

　　成都话有７个一级元音：［ａ］［ｉ］［ｕ］

［ｙ］［1］ ［ｅ］ ［ｏ］。我们对发音字表中塞

音、擦音、塞擦音声母之后的所有一级元

音的鼻化度进行了测量。测量时在鼻化曲

线稳定的段落进行取值，分别计算出７个

一级元音的Ｎ值平均值，见表４。

　表４ 汉语成都话一级元音的鼻化度

元音
) & ( 1 2 * +

鼻化度 ３７ （８．５） ２１ （７．１） １３ （０．６） １２ （３．７） ９ （２．０） ７ （２．０） ５ （０．８）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成都话７个一

级元音的鼻化度平均值按由大到小的顺序

为ａ＞ｉ＞ｙ＞1＞ｕ＞ｅ＞ｏ。除ｅ元音较特殊

之外，基本上是低元音的鼻化度大于高元

音的鼻化度，前高元音的鼻化度大于后高

元音的鼻化度。

*．(

成都话元音复合鼻化度!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语音卷》

（１９９５）的成都音系中所调查出的结果是

成都话中没有纯粹的鼻化元音，但我们所

找到的发音人所发的ａｎ、ｉａｎ、ｕａｎ、ｙａｎ
在听感上已经成为鼻化元音

3

、
&3

、
23

、

(3

，而且录音所得的鼻化曲线中也没有看

到鼻化度较高的鼻化曲线稳定段，
3

和
&3

、

23

、
(3

中的
3

的鼻化度均值为４５，标准

差为４．７，比较稳定。

我们将成都话单元音与／－ｎ／韵尾和

／－%

／韵尾相拼时的元音复合鼻化度进行

进行测量，数据见表５： （／ｎ／与／／不

分，／ｉｎ／与／ｉ／不分 （梁德曼１９９３）

　表５ 成都话与不同韵尾相拼的鼻化度

ａ ｉ ｙ * ｕ

－ｎ
３５

（７．３）
７５

（４．１）
６８

（８．７）
３５

（９．１）
＼

－%

６０

（６．６）
＼

５４

（９．６）
＼

４０

（４．０）

平均值 ４８ ７５ ６１ ３５ ４０

由表５可知，两个鼻音韵尾前的元音

复合鼻化度的平均值总体表现为，低元音

复合鼻化度高于高元音的复合鼻化度，前

元音的复合鼻化度高于后元音的复合鼻化

度，即：ｉ＞ｙ＞＞ｕ＞。与元音内在鼻化

度由大到小的排序ａ＞ｉ＞ｙ＞ 1＞ｕ＞ｅ＞ｏ

相比，元音／ｉ、ｙ／的位次提高，／／的位次

降低。分别来看，鼻尾／－ #

／前元音的复

合鼻化度排序为ｉ＞ｙ＞ａ＞*

，其中／
)

、
*

／

的复合鼻化度都为３５，没有达到鼻化元音

的临界值４０以上，即没有鼻化，这可能与

其后的鼻尾／－ｎ／弱化或脱落有关。鼻尾

／－%

／前元音的复合鼻化度排序为＞ｙ＞ｕ。

成都 话 中／ｎ／与／／不 分，／ｉｎ／与／ｉ／不

分 （梁德曼１９９３），所以元音／ｉ、ｅ／在后

鼻尾／－%

／前无复合鼻化度数据。

５３成都话一级元音同通音声母相拼时的

鼻化度

我们将成都话一级元音同流音相拼时

的鼻化度进行对比，得到表６：由表６可

以看出，鼻音声母后的元音鼻化度都高于

非鼻音声母后的元音鼻化度，且前高元音

／
&

、
(

／与央低／
)

／、后高元音／
2

／受鼻音声

母影响较大，鼻化度都提高到了４０以上，

处于鼻化元音的范围，其它元音的鼻化度

即使在鼻音声母后也没有受到鼻化，鼻化

度都在４０以下。

１元音与其他音素相连 （主要指鼻音韵尾）而产生变

化，变化后的鼻化度称为 “元音复合鼻化度”。（时秀娟

２０１１ 《汉语语音的鼻化度分析》， 《当代外语研究》，

２０１１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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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６ 成都话一级元音与通音相拼时的鼻化度

ａ ｅ ｏ ｉ ｕ ｙ 1

ｍ－ ４９ （３．５） ２６ （０） １３ （０．６） ５３ （５．０） ３５ （７．８） ＼ ＼

"－ ４３ （３） ＼ １４ （２．１） ５０ （８．７） ６１ （２．８） ７３ （３．５） ＼

%－ ＼ ＼ １２ （０．７） ＼ ＼ ＼ ＼

平均值 ４６ ２６ １３ ５２ ４８ ７３ ＼

#

／ｌ－ ４２ （１） ２４ （３．５） ８ （２．１） ４０ （１０．８） １８ （４．５） ２０ （８．０） ＼

ｚ－ ＼ ６ （２．８） ５ （０．７） ＼ ７ （３） ＼ ９ （２．１）

平均值 ４２ １５ ６．５ ４０ １２．５ ２０ ９

　　综合看来，成都话７个一级元音的

内在鼻化度平均值按从大到小的顺序为ａ

＞ｉ＞ｙ＞ 1＞ｕ＞ｅ＞ｏ，元音复合鼻化度的

除ｅ元音较特殊之外，基本上是低元音

鼻化度大于高元音鼻化度，展唇元音鼻

化度大于圆唇元音鼻化度；鼻音声母后

的元音鼻化度都高于非鼻音声母后的元

音鼻化度；鼻化元音低元音鼻化度高于

高元音鼻化度，前元音鼻化度高于后元

音鼻化度。

,．成都话鼻音韵尾的鼻化度

,．!

成都话鼻音韵尾的鼻化度

　　成都话共有两个鼻音韵尾／－ｎ／和

／－%

／，其鼻化度数据见表４。成都话中

／ｎ／与／／不分，／ｉｎ／与／ｉ／不分 （梁德

曼１９９３），所以表中／4／、／ｉ／与／－%

／尾相

拼没有／－%

／尾数据，只列出／－ｎ／尾的鼻

化度数据。

　表７ 汉语成都话鼻音韵尾鼻化度

（ａ） （
4

） （ｉ） （ｕ） （ｙ） 平均值

－ｎ ５４ （３．１） ９１ （０） ９６ （０．５） ＼ ９５ （０．５） ８４ （２０．１）

－% ９２ （４．１） ＼ ＼ ９２ （１．５） ９１ （１．０） ９２ （０．６）

　　由表７可知，成都话鼻音韵尾的鼻化

度都较高，／－ｎ／尾为８４，／－%

／尾为９２，

都高出鼻音的临界值８０，／－ｎ／尾的鼻化

度要小于／－%

／尾的。

,．(

成都话鼻尾
27 &2

的弱化

从表７可知，／ｉ／后的／－ｎ／韵尾鼻化

度最大，／ｙ、4

／后的次之，／ａ／后的／－ｎ／

韵尾鼻化度最小，只有５４，低于鼻音的临

界值８０，说明／ａ／元音后的鼻尾／－ｎ／已经

严重弱化，或者说已经脱落。成都话元音

／ａ／带鼻韵尾／－ｎ／时，／ａｎ／、／ｉａｎ／、／ｕａｎ／、

／ｙａｎ／中的主元音／ａ／与汉语普通话鼻化韵韵

母发音不同，此四韵发音为舌尖只作势，不

抵齿龈。 《四川方言音系》 （１９６０）、甄尚灵

（１９８３）提到１９５７年记录成都语音时，此

四韵母发音是 ［ａｎ、ｉａｎ、ｕａｎ、ｙａ
ｎ］，舌尖

只作势不抵齿龈，而 “今天成都青少年的

口中则是 ［， &'

，
2， ('

］”，属鼻化韵

母。这与我们的实验结果一致。

其他元音后的鼻尾／－ｎ／鼻化度都在

临界值以上，属于纯鼻音，没有弱化。高

元音后的／－ｎ／韵尾鼻化度高于低元音后

的／－ｎ／韵尾鼻化度，前元音后的／－ｎ／韵

尾高于后元音后的／－ｎ／韵尾鼻化度。

再看／－%

／韵尾，／ａ、ｕ／元音后的／－%

／

鼻化度最高，／ｙ／元音后的／－%

／韵尾鼻化

度最低。成都话中／－%

／韵尾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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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通过对成都话响音的鼻化度分析，我

们看到了成都话中口音／鼻化音／鼻音之间

复杂的关系，看到了其／ｎ、ｌ／不分的实质

及类型。具体表现简要总结如下：（１）成

都话元音的内在鼻化度都在４０以下，且

与舌位高低、前后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与北

京话一致的趋势，即前高元音和低元音的

鼻化度较高；元音复合鼻化度的平均值总

体排序为：ｉ＞ｙ＞＞ｕ＞。鼻尾／－#

／前

元音的复合鼻化度排序为ｉ＞ｙ＞ａ＞*

，其

中／
)

、
*

／的复合鼻化度都为３５，没有达到

鼻化元音的临界值４０以上，即没有鼻化，

与口元音产生了纠葛，这与其后的鼻尾

／－ｎ／弱化或脱落有关。鼻尾／－%

／前元音

的复合鼻化度都处于４０—６０之间，排序

为ａ＞ｙ＞ｕ。 （２）成都话鼻音韵尾的鼻化

度平均值都高出鼻音的临界值８０，且／－ｎ／

尾的鼻化度小于／－ %

／尾的。但不同元音

后的鼻尾鼻化度有较大差异，／ｉ、ｙ、4

／后

的／－ｎ／尾以及／2、ｙ／后的／－%

／尾的鼻化

度都超出了鼻音的临界值８０，均在９０以

上，唯有／ａ／后的／－ｎ／韵尾鼻化度只有

５４，低于鼻音的临界值８０，说明／ａ／元音

后的鼻尾／－ｎ／已经脱落。（３）鼻通音／ｍ、

"

、
%

／的鼻化度均非常高，大大高于鼻音

的临界值８０；鼻通音／ｎ／的鼻化度为６１，

大幅小于鼻音的临界值８０，属于鼻化音的

范畴，与鼻化音产生了交叉，是因为／ｎ／

包括／ｎ／、／ｌ／两种变体。／ｚ／的 Ｎ 值平均

值分别为３６，处于口音 （小于４０）的临

界值范围。（４）通过通音声母的鼻化对比

度分析，成都话所谓的／ｎ／、／ｌ／不分实质，

既是实际音值的不分，也是音位的不分，

不立／ｌ／音位是合理的。但有严格的条件，

即泥母字声母不管逢细音还是洪音，都读

纯粹的鼻音；来母字声母今读既不是纯粹

的鼻音，也不是纯粹的边音，逢洪音时为

鼻化边音，逢细音时为边化鼻音，多倾向

于鼻音。成都话音位／ｎ／、／ｌ／已经合流，

／ｌ／向／ｎ／合流，合流过程中产生鼻化边音

或变化鼻音变体。所以与长沙话 “有纯粹

的鼻音，无纯粹的边音”又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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